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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祝
乾隆皇帝八旬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
组织的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
柱的“三庆”徽班，被征召入京献艺。
这个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
腔、梆子等诸腔并奏的戏班，开启了
徽班进京之门。此后，又有四喜、启
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徽戏戏班相继
进京。

为什么征召的是徽班而不是其
他哪个地方的戏曲？皆因徽班外在
的色艺声名最为响亮。这里有富甲
一方的徽州商人的功劳，他们在商业
上的成功，引发了文化消费的欲望。
徽州商帮以盐商最为出名，黄山歙县
的盐商尤为突出。歙县大盐商江春，
是一位品味极高的戏曲鉴赏家，他酷
爱戏曲，家中常常“曲剧三四部，同日
分亭馆宴客，客至以数百计”。他把
各种名角聚在一起，又让不同声腔同
台互补，使异军突起的徽班具有了博
采众长的开放格局，乱弹乱唱，不拘
一格，异常红火。

在戏曲声腔昆山腔兴起之初，稍
有腔调的徽州艺人，都得到了徽商们
的亲情惠顾和重金扶持。如此，带着
乡音下扬州的戏曲艺人或出没于码
头街肆，或为徽商富贾所容留，技艺
得到了长足发展。其时，最叫彩的是
安庆的戏曲艺人，尤以安庆怀宁的石
牌调最为著名。清代李斗在《扬州画
舫录》提及徽班时认为：“安庆色艺为
最优，盖于本地乱弹，故本地乱弹间
有聘之入班者。”

当时的石牌镇除本地居民外，大
多是过往船帮和商户，在生存问题变
得比较轻松的时候，他们开始构建自
己的市井文化。石牌当时可供表演
的戏剧舞台多达 800 处，不仅有戏
园、戏楼，还有花戏台。戏园，在石牌
镇就有 3 家。上镇横街的长乐大戏
院可容纳观众 600 多人，专供徽调、
皮黄班演出。戏楼通常在祠堂内。
祠堂戏楼通常只唱大戏，每年冬至、
族内有人中举、升官以及族内官绅庆
寿等，都要聘戏班在戏楼演出。此
外，祠堂大修落成，也必邀班唱戏以
示祝贺。《都剧赋》描述：“徽班日失

丽，始自石牌。”也就是说，安庆的徽
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辉煌，很多京剧
前辈名伶都是这一带的人，因而有

“无石（牌）不成班”的说法。在这里，
涌现出了郝天秀、程长庚、杨月楼等
多位开一代风气的戏曲达人。

徽商扶持下的徽班，多以安徽籍
艺人为主，兼唱二黄、昆曲、梆子、啰
啰腔的戏曲班社，多活动于皖、赣、
江、浙一带，尤其扬州地区最盛。随
之，各地徽商也纷纷蓄养家班，角色
斗艺，并卖力为乾隆下江南收集声色
歌舞，不惜重金包装徽剧色艺，客观
上为徽剧进京创造了条件。

徽班进京的出发地在扬州，身怀
绝技的优伶们，出发前定会在位于苏
唱街的梨园总局碰碰头，商量一下出
发日程和演出剧目，并在那里一起摆
个身段、甩两下水袖、扬几声珠圆玉
润的歌喉。有时干脆排演几出折子
戏，或是《游园》，或是《思凡》，声情并
茂，婀娜多姿。那时的苏唱街，十分
热闹。

徽班进京的落脚点在北京西城
的宣南地区。为什么会落脚在这
儿？除了清朝初期民族政策上“旗民
分治，满汉分居”的原因，更因为正阳
门外这片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底
蕴。当时，各地举子和商人，包括一
些官员，经常流连于此。这儿有书
肆，有剧场，有卖古玩的地方，有众人
消遣和感受北京文化的去处，更有为
数众多欣赏戏曲的人。正因为以上
原因，徽班进京在此落脚也就顺理成
章了。

庆寿辰演出的规模盛大，从西华
门到西直门外高梁桥，每隔数十步设
一戏台，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
妍。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
还没有歇下，后面又已开场，群戏荟
萃，众艺争胜。在这场艺术竞赛当

中，第一次进京的三庆徽班即崭露头
角，引人瞩目。三庆班的高朗亭就是
安徽安庆人，入京时才十六岁，演旦
角，擅长二黄腔，技艺精湛。《目下看
花记》称他：“宛然巾帼，无分毫矫
强。不必征歌，一颦一笑，一起一坐，
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

陆续进京的徽班在演出过程中，
逐步合并成为著名的“三庆、四喜、春
台、和春”四大徽班。当时，地方戏曲
勃兴，花雅各呈其胜，一些新兴的地
方剧种，如京腔、秦腔等已先行入主
北京。徽班在原来兼唱多种声腔戏
的基础上，又合京、秦二腔，特别是吸
收秦腔在剧目、声腔、表演各方面的
精华，以充实自己。同时适应北京观
众多方面的需要，发挥各班演员的
特长，逐渐形成了四大徽班各自不
同的艺术风格，表现为：“三庆的轴
子——以连演整本大戏见长；四喜
的曲子——以演唱昆曲戏著称；和
春的把子——以擅演武戏取胜；春
台的孩子——以童伶最为出色。”可
谓争奇斗妍，各有绝招。正如《梦华
琐簿》所载：“四徽班各擅胜场。”

徽班进京，不但为乾隆八十大寿
增加了浓烈的气氛，也给当时的北京
市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生活，自然也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事件，在当
时的京城风光无限，轰动一时。随
后，技艺不凡的高朗亭在京接替了原
三庆班班主余老四掌班，一做就是三
十多年，同时还担任了京师戏曲界行
会组织“精忠庙”的会首，通过“精忠
庙”对北京的戏班、戏园实行行政管
理，成为梨园领袖。

嘉庆、道光年间，楚调艺人进京
参加徽班演出。如此一来，徽班在自
身辉煌的艺术创造的基础上，吸纳、
融合、磨炼出占了大半个中国和五十
多个剧种的戏曲声腔——皮黄，又兼

习楚调之长，并蓄一些地方民间曲
调，为汇合二黄、西皮、昆曲、秦腔，向
京剧衍变奠定了基础。

在京的各声腔剧种的艺人，面对
徽班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艺术优
势，无力与之竞争，大多转而归附徽
班。其中不乏京师舞台各声腔剧种
的名优，如加入春台班的湖北汉戏名
优米喜子、李凤林，加入四喜班的湖
南乱弹名优韩小玉，加入三庆班的北
京籍京腔演员王全福等，形成了多种
声腔剧种荟萃的徽班之势。

此后，经过高朗亭之后的掌班人
程长庚、谭鑫培等一大批京剧名家以
及无数演艺人员近半个世纪的经营
和发展，最终造就了属于中国，也属
于世界的戏曲骄子——京剧。就这
样，在不断地交流、融合中，徽班对北
京新的艺术形式带来深远影响，成为
名副其实的“京剧之父”。有研究专
家曾这样评价说：“徽班既有历史的
辉煌，又有艺术的遗存，更有丰富的
经验。”

脱颖而出后的京剧，位列中国三
大国粹“京剧、中医、国画”之首，是中
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在众多条
件的共同作用之下，京剧得以蓬勃发
展。有一幅工笔写生戏画像《同光十
三绝》，描绘了老生、武生、小生、青
衣、花旦、老旦、丑角等京剧角色，画
家选择的画面人物就是徽班进京后，
以徽调、昆腔扬名的十三位著名京剧
演员。

徽班进京那些事儿
程应峰

石头寻常，随处可见，却很少像
鲜花那样引人注目。

母亲的腌菜坛旁边放着几块鹅
卵石，光滑溜圆，闪烁盐光。每当腌
菜季节，这些石头就压在萝卜、白菜、
豆角上面，度过漫长的冬天。

邻居家收藏了一些奇形怪状的
石头，搭配在花卉盆景里，做装饰
用。有一块珍贵的灵璧石放置案
头，是镇宅的传家宝。该石呈青墨
色，间垂白雪般的沟壑纹理，有松树
承雪的稳重之美，手触之，如掬清
泉。邻家小孩喜欢在夏天里摸它，偶
尔还会用小肚皮贴上去，惹得大人们
几番呵斥。

中年后，我每年去几趟皖南，每
去一趟，都要从河滩溪涧里淘拾几片
石头回家，不知不觉积成一堆。有几
块放在书桌上，可做镇纸用。有几块
放在书架上，扮工艺品。有的石头形
好，心形、圆形、月牙形、葫芦形，天然
有致；有的色好，红紫青蓝皆有；有的
模样独特，遐想之，各呈龟兔牛羊之
貌；有的纹路奇异，黑白交糅，赤青相
间，如同简笔版画。

苏东坡爱石，画中常有瘦石作
伴。米芾是石痴，可抱石而眠，可就
地朝拜。故乡先贤邓石如以石为名，

以石刻印，终成一绝。我的闲石无
名，自称“秋浦石”。我想待到闲暇，

请人于石上镌刻李白的《秋浦歌十七
首》，书房可取名为“秋浦石斋”。

夏日双休，酷暑难耐，我重
读 林 清 玄 文 章 ， 偶 然 翻 到 一 篇

《手泽》：“有一位每天都定时给石
头浇水，就好像每一粒石头是一
盆花一样。”浇水养石，我一时来
了兴致，接满一盆清水，急匆匆
将阳台壁角的石头找出来。被烈
日熏烤得冒烟的石头放到水里，
很快恢复生机，像吸饱了雨水后
的枝叶，颜色生动饱满。石头在
水里赤诚相见，彼此身上的暗纹
也一一浮现。

我发现一块赭红色石头上分明
隐现出一条青龙，青龙盘绕着整块石
头，呈立体感，在盆中呼之欲飞。我
将石头拿出来，青龙很快就神龙见首
不见尾，变成蛇状，直至消失。看来
石头果真是需要养的。我为验证这
一秘密而开心。我将石头一块块投
进水里，细细阅读，试图破译它们隐
藏在岁月深处的密码。

“当水泼洒在石头上的时候，石
头的花纹呈现出来，就仿佛是在看
花。”我试着用养花的心情养石头，
夏天变得清凉了许多。隔一些时日，
石头就会被我投进玻璃缸里，它们
像花朵一样在水中舒展，呈现出美
丽万象。

养 石
何愿斌

夏木 北 客 摄


